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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煌寫本書儀之昏儀昏義研究(二)

一〈新集吉凶書儀〉昏儀昏義與兩漢

文獻昏儀昏義之比較一

陳韻

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

摘要

本文透過禮學發展的觀察，根據時代的特質、地域的特性，融會資料，條

分縷析，比較張放《新集吉凶書儀》與兩漢文獻中之昏儀昏義，並從異同之中

，探索禮文與禮俗的互動關係﹒以及禮儀禮義對於整體人文現象的影響關鍵。

全篇目次去日下:

壹、前言

貳、文本之比較

參、昏儀之比較

肆、昏義之比較

伍、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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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6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

t司b- ...>...L﹒-主

宣、 FJIj昌

《新集吉凶書儀) .約成於唐宣宗大中年間，為「洞西節度使掌書記儒林

郎試太常寺協律郎張殼」所撰集，是歸義軍時期的書儀範本，也是反映晚庸敦

煌地區民情風俗的重要文獻。唯一)

晚唐的敦煌地區，吐蕃趁安史之亂，攻陷嚨右及河西，並於唐德宗建中二

年(西元七八一年H占領沙州(敦煌)。唐宣宗大中二年(西元八四八年) .沙州漢

人張議潮起兵收復沙州。大中五年(西元八五一年). r沙州刺史張議潮以瓜、

沙、伊、肅等十一州戶口來獻，自河朧陷蕃百餘年，至是悉獲故地，乃以沙州

為歸義軍，授議潮節度史。 J (位二)成通二年(西元八六一年) .收復涼州之後，正

式結束吐蕃對敦煌長達一世紀的統治。唐代的敦煌，是敦煌歷史上的全盛時期

，社會經濟高度發展，中西文化交流熱絡，佛教藝術的精美璀碟，也為敦煌增

添耀目的光彩，但是，吐蕃佔領敦煌的歲月，卻彷彿漫漫長夜，反抗行動未曾

停歇，吐蕃貴族篤信佛教，以致佛寺及寺院經濟極其發達，然而敦煌詩歌及曲

子詞中所訴說的:

「敦煌古往出神將，感得諸蕃遙欽仰，效節望攏庭，麟臺早有名，只恨隔

蕃部，↑青恨難申吐，早晚誠狼蕃﹒一齊拜聖顏。 J (IE) 

以及:

r(上缺)翻陷重圍襄。卻遭吾曹泣塞門。覽史多憐兩相伐。被害憤惋吟秋

月。曉夕抵望白電頭。何時再睹黃金錯。星霜累換意難任。風送筋聲轉苦

心。北胡不為通京圈。南廳猶傳帝里音。振壘狐狸焉自樂。同究無情懼鵰

鳴。歸途已被龍蛇閉。心魂夢向麒麟閣。上人青海變霓裳。弱水凌晨且洗

註 一:張放其人其蓄的考訂，詳見黃亮文《敦煌寫本張Jlj(ì醫儀研究) (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中

擎民國八十六年六月)。
註二(唐會要-卷七八》。

註三 : (菩薩w<獻敦煌神將))。據王重民《敦煌曲子詞集》。

2 



敦煌寫本書儀之昏儀昏義研究(二) 167 

腸。莫望逍遙齊物志。終須振鷺列仙鄉。殊俗蓬頭安可居。每啼珠淚灑穹

盧。懷書十上皆遺棄。未解提戈空羨魚。危山窄容潛龍虎。流沙忽震如輔

鼓。松竹雖堅不寄生。四時但見愁雲吐。敦煌易主震天涯。梅杏逢春舊地

花。歸期應限妞羊乳。收取神駒養握注。 J (組)

卻流傳著當時人懷念大唐的心聲。因此，張議潮收復河西，也為敦煌百姓開啟

了新生活。不過，長期戰亂後的復甦，長期疏離後的彌縫，都是在擺脫異族、

重回中土之際，所要經營的。中土是精神的憑依，流行於中土的漢風，則是文

化的主軸，心靈的故鄉。

回首前塵，同樣為外患所苦的另一頁中國歷史上，敦煌巍然建置於漢武之

時，這漢唐兩代雖然相隔數百年，但不論是為匈奴，還是為Ji亮，敦煌始終蛇

立，始終重要，也始終獨特，前後《漢書》記錄當時情形說:

「漢興，至于孝武，事征四夷，廣德威，而張驀始開西域之跡。其後嫖騎

將軍擊破匈奴右地，降渾邪休屠王，遂空其地，始築令君以西，初置酒泉

都，後稍發徙民充實之，分置武威、張撤、敦煌，列四郡，據兩關焉。 J (組)

「敦煌郡，戶萬一千二百﹒口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五。縣六:敦煌、冥安、

效穀、淵泉、廣至、龍勒。 J (佐六)

「敦煌郡。六城。戶七百四十八，口二萬九千一百七十。敦煌，古瓜州，

出美瓜。冥安。效穀。拼泉。廣至。龍勒，有玉門關。 J (佐七)

「自武威以西，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，武帝時攘之，初置四郡，以通西

域，高絕南美匈奴。其民或以關東下貧，或以報怨過當，或以詩逆亡道，

家屬徙焉。習俗頗殊，地廣民稀，水中宜畜牧，古涼州之畜，為天下饒。

註 四:伯三九六七卷存詩五首之一(陳祥龍校本﹒引自《敦煌學海探珠》頁一四--一四二)。

註五: <:前漢書﹒卷九六上-乎IJ傳六六上﹒西域> (藝文印書館，台北)。

註六(前漢書-卷二八下一﹒志第八下-地理> (藝文印書館，台北)。

註 七: (後漢書﹒志第二三﹒郡國五> (宏業書局，台北，民國六六年再版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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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邊塞，二千石治之，成以兵馬為務，酒禮之會，上下通焉，更民相親，

是以其俗風雨時節，穀罐長賤，少盜賊，有和氣之應，賢於內部，此政寬

厚，更不苛刻之所致也。 J (動'\)

位於邊陸的敦煌，出產美瓜的敦煌，不僅是溝通東西的重鎮，也是融匯文化的

要塞，有空間上的交流，更有時間上的傳承，從納入版圖到回歸故園，漢與唐

都在這兒留下深刻痕跡，而漢唐這中國史上頗為類似的兩大盛世，在血乳相會

合之下、在文物制度相牽繫之下、在風土民俗相輝映之下，緊緊的與敦煌連結

在一起，相同之中各有特色，相異之中又見一致，唐代的敦煌，有著源自漢代

的遺風;漢代的敦煌，有著來自中土的消息，或者遷徙實遍，或者治理守護，

將士征戰，使者周旋，乃至中外聯姻，漢公主送嫁親迎，敦煌都曾做過歷史見

證(肌} .然而，漢代的制度民情是何種樣貌?被接受吸納之後又是何種模樣?其

實，當時的昏禮儀節及昏禮意涵，正顯示著整體社會的脈動，也透露著人文發

展的趨勢﹒而記錄兩漢實況的相關文獻與張敷《新集吉凶書儀》﹒或許將在成

文與不成文的狀態上，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間。

貳、文本的比較

禮儀制度，以文字載錄，便形成禮文、禮書。以禮書文本的傳承而言，兩漢繼

秦而起，前代禮文典籍已在秦火喪亂之中焚矯殆盡，漢初僅魯人高堂生能言禮

經，傳《士禮》十七篇;又有禮古經﹒出自魯淹中及孔氏，與十七篇相似。《

漢書﹒藝文志》曾有所說明:

「漢興，魯高堂生傳《士禮》十七篇，花孝宣世，后倉最明，戴德、戴聖

註八: <:前漠，﹒卷二八下二﹒志第八下﹒地理) (舊文印，館，台北)。
註 九:詳《前潰，﹒卷九六上﹒列傳六六上﹒西域﹒鳥孫國) (圖書文印書館，台北)。

4 



敦煌寫本書儀之昏儀昏義研究仁 169

、慶普皆其弟子，三家立於學官。

「禮古經者，出於魯淹中及孔氏，學七十篇(陸十)文相似，多三十九篇。及《

明堂陰陽》、《王史氏記》所見，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，雖不能備，猶

痛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。」

前代遺文不備，漢初儀制未定，以致「推士禮而致於天子J ·或許是權宜措施

，然而一如伸長統《昌言》所說:

「教化以禮義為宗，禮義以典籍為本，常道行於百世，權宜用於一時，所

不可得而易者也﹒故制不足則引之無所至，禮無等則用之不可依。 J (佐十一)

就制禮儀、立禮文而言，高祖致力平亂，文帝景帝政在養民，對於稽古禮文等

事，並未在意，雖然高祖之時有叔孫通參酌古禮及秦儀，起朝儀以正君臣之位

，且「卒為漢儒宗業，垂後世，斯成法也J (駐+二) .但是規模未宏，司馬光甚而

認為:

「惜夫!叔孫生之器小也，徒竊禮之糖稅，以依世、諧俗、取寵而已，遂

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，以迄于今，豈不痛甚哉! J (陸十三)

雖然文帝之時有賈誼力主訂定禮制，並草其其儀，但因介胃武夫、周勃灌嬰等

重臣反對而作罷。武帝即位後，雖然曾討論立明堂、制禮服;雖然有董仲舒進

言對策，但是一則因竇太后喜好黃老之說而擱置，一則因武帝銳志功業、征討

四夷而無暇顧及。宣帝時，王吉上疏建議述舊禮、明王制，但未獲採納。成帝

時，劉向倡議陳禮樂以化天下，卻因劉向、成帝相繼去世而無結果。平帝元始

三年，詔光祿大夫劉飲等雜定昏禮;四年夏，王莽奏起明堂、辟庫，制度頗盛

，但王莽黨位至更始帝之間，天下散亂，典文殘落，禮樂崩頹。光武中興，舊

註十:主先謙《補注) : r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。」

註十一:清王仁俊《玉函山房輯候，醫續偏﹒子編﹒儒家類》。

註十二: (前漢書﹒卷二二﹒禮樂志第二) (舊文印書館，台北)劉向語。

註十三: (資治通鑑﹒卷十一﹒漢紀三﹒高帝七年) (宏業，局，台北﹒民國六六年再勵。

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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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

章多闕，幸有張純明習故事，對於郊廟昏冠喪紀禮儀，多所正定;又有博士曹

充定封禪樓，立七郊、三雍、大射、養老等禮儀。明帝即位，曹充、東平王蒼

等人都主張制禮，變憔則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，而董鈞參議草創的五郊祭把、

及宗廟禮樂、威儀章服，也多見從肘。章帝元和二年，下詔制禮，然而百官阻

撓，雖然敕令曹褒將叔孫通知莫儀》十二篇「依禮謂正，便可施行J (陸十四) .曹

褒也「次序禮事，依準舊典，雜以五經識記之文，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吉凶

終始制度，以為百五十篇J (位十五) .但是，章帝終究「以眾論難一，故但納之，

不復令有司平奏J (位十六)。和帝即位後，將曹褒前奏禮制冠以新禮二篇，卻再遭

公卿攻擊，漢禮從此霞息不行，而後，雖有張奮屢次上疏請制禮，雖然和帝也

表贊同，但始終沒有推動進行。安帝時，群臣曾對行三年之喪有所論辯。靈帝

時，災禍頻仍﹒蔡昌上封事，條列所宜施行七事，其一即為以禮化人。獻帝建

安二年，遷都於許，舊章裡沒，書記罕存，應肋「慨然歎息，乃綴集所間，著

漢官禮儀故事，凡朝廷制度、百官典式，多的所立J (位+七)。綜觀兩漢禮文，所

傳承者既屬區乏，所制定者又不周全，史家總述始末說:

「漢興，叔孫通草定，止習朝儀。至於郊天把地之文，配祖裡宗之制，

咐石鳴球之備物，介丘璧水之盛獸，語則有之，未遑措思。及世宗禮重儒

術，屢訪賢良，洞間博洽古文，大搜經籍，有周舊典，始得《周官》五篇

、《士禮》十七篇。王又鳩集諸子之說，為禮書一百四十篇。后倉二戴，

因而刪擇，得四十九篇，此《曲臺集禮) .今之《禮記》是也。然數百載

不見舊儀，諸子所書，止論其意，百家縱胸臆之說，五禮無著定之文，故

西漢一朝，曲晝無制。郊上帝於甘泉，把后土於扮陰，宗廟無定主，樂懸

註十四(後漢書，﹒卷三五 .91J傳第二五-曹褒) (宏業8局，台北﹒民國六六年再版)。

註十五: (後漢書﹒卷三五 .91Jj專第二五﹒曹亞堅) (宏業當局﹒台北﹒民國六六年再版)。

註十六: (後漢書﹒卷三五 .91Jj專第二五﹒草草褒) (宏業會局﹒台北﹒民國六六年再版)。

註十七: (後濃密﹒卷四八 .91J j專第三八.JJ!奪) (宏業當局﹒台北，民國六六年再版)。

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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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金石，巡持非勛華之典，封禪異陶輯之音。光武受命，始詔儒官，草定

儀注，經邦大典，至是組備。漢末喪亂，又淪沒焉。而衛宏、應仲遠、王

仲宣等擴拾遺散，裁志條目而已。東京舊典，世莫得間。 J (佐十八)學者評論

得失說:

「漢興，叔孫所制，非古禮也;曲晝所傅，非備物也。至曹褒、董鈞，

失之益遠。故有漢一代，它經咸盛，惟禮無傅，不全不備，偏議曲說，何

足以傳孔門之宏業哉! J (位十九)

雖然顧樓三、侯康等人各自編撰的《補後漢書藝文志》中，儀注類條列諸家所

作目錄，但是文本內容除部分經過輯秩而得知些許片段外，其他多付諸闕如。

至於見諸十一筆敦煌寫卷的張殼《新集吉凶書儀) (陸二+) .雖然也有零散的

現象，雖然也有殘缺的情形，但是，與兩漢「曲臺無制」、「五禮無著定之文

」不同. (新集吉凶書儀》是著意撰定成文、甚而具有權威的禮儀範本，張放

曾在序中說明禮極重要，然而禮經難檢，當時書儀又頗為繁多，因此「採其的

要，編其吉凶」的情形:

「人之有禮即安，無禮即危，以識才通明於儀禮，是以士大夫之家，吉

凶輕重，而禮經繁綜，卒難尋檢。乃有賢才撰集，草草要吉凶，號日書儀，

以傳時世，是為濟要。自大唐前後數十家著述，紙墨頗繁，理詞歸一。且

夫死喪之初，禮宜貴於寧戚;悲號之際，↑青豈假於炫文。所以綜其舊儀，

校量輕重，裁成一紙，亦盡衷情。今朝廷遵行元和新定書儀，其間數卷，

在於凡庶'固無所施，不在於此。令採其的耍，編其吉凶，錄為兩卷，使

童蒙易蹺，一覽無遺。」

註+八 : (舊唐書-卷二一 ﹒ 志第一 ﹒ 禮儀一> (中華書扇，北京﹒ 1留7 .第+局IJ) 。

註十九: (兩漢三國學案-卷七﹒禮》。清盾晏著﹒吳東民點校。

註二十:張放《新集吉凶青島儀》知見於敦煌寫卷的﹒!JJ黃亮文《敦煌寫本強教書儀研究》所考，自十有伯二六

四六號、伯二五五六號 、 伯三二四六號 、 伯三二四九號、伯四零一九號、伯三二八四號 、 新二二零

零臘、斯四七六一椒、斯一零七三五號 、 日本有鄰館第八號、北京圖書館能字八號等十一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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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. (新集吉凶書儀》經過流通，獲得保存，尤其不同於兩漢儀注淪喪 r

東京舊典，世莫得間」。

參、昏儀之比較

兩漢禮制典籍，一貝IJ r無著定之文」﹒一則遣散淪沒，唯有爬梳史料文獻

，方能從相關資料中一窺當時制度民情於一二。關於昏儀的訂定，在中央，有

漢平帝元始三年的「詔光祿大夫劉散等雜定昏禮。四輔、公卿、大夫、博士、

郎吏家屬皆以禮娶，親迎立輯併馬J (位二一) .以及光武帝時，張純對於昏禮多所

正定(陸二)等。在地方，有:韓延壽治穎川時，與地方長老議定嫁娶儀品，略依

古禮，不得過法(位二三欒巴、衛姻、許荊任桂陽太守時，曾為當地設定昏姻之

禮(佐三四李忠任丹陽太守時，強化當地嫁娶禮儀(位=1i)。又有錫光、任延在交趾

、九真等地 r初設媒聘」﹒使「知姻娶J (佳話) .而任延對於「貧無禮聘」的

民眾，更「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振助之J (佐二七)。

關於昏儀的細節，依據鄭思《昏禮謂文> (佐江)所言，不僅具備六禮，而且

「百官六禮大概同於周制J 只是部分稱謂有所不同:

「納采女家，答詞末去 w奉酒肉若干，再拜反命。』其所稱前人不云『吾

子~皆曰『君~ 0 J 

而鄭眾《昏禮謂文》的六禮，包括「納采」、「間名」、「納吉」、「納徵」

註二一: (前漢書﹒卷十二﹒卒于普車已第十二﹒元始三年) (舊文印書館﹒台北)。

註二二: (後漢紀﹒光試帝紀卷J\ . 中元元年》。
註二三: (前漢書 ﹒ 卷七六. ?I]傳第四六 ﹒ 韓延.) (藝文印書館，台~t) 。

註二四:分見的愛漢書﹒卷五七﹒列傳第四七 ﹒ 樂巴》、《後漢書 ﹒ 卷七六﹒歹1]傳第六六﹒衡單單、許荊) (宏

業番周﹒台北 ， 民國六六年再版)。

註二五: (後漢書﹒卷二一﹒列傳第十一亭的(宏業當局﹒台北，民國六六年再勵。

註二六: (後漢書 ﹒ 卷八六 ﹒ 列傳第七六﹒南團的(宏業會局﹒台北﹒民國六六年再版)。

註二七 : (後漢書﹒卷七六 ﹒ 列傳第六六﹒任延) (宏業書用，台北﹒民國六六年再版)。

註二八: (藝文類聚﹒卷四十》、《通典﹒卷五八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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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「請期」、「親迎」

「納采，始相言語采擇可否之時。問名，謂問女名，將歸上之。納吉，謂

歸←吉，往告之也。納徵用束晶。徵﹒成也。請期，謂吉日將親迎成之也

。」

不過，根據史料，納采之前，還有媒介之人，還有求姻之事，如:撤庭令張賀

聽說孝宣許皇后父親許廣漢有女，於是置酒為曾孫求昏，許廣漢同意，摳則反

對，許廣漢只得「重令為介，遂與曾孫J (註二九)。又如:戴良有五個女兒，都很

賢淑，每有求姻，便許嫁(陸三+)。

一般而言，六禮之中，納采、納徵、親迎是主要項目，而史傳中常以「聘

」字通稱。在男方而言，是迎娶、是親迎;在女方而言，則是遣女、是送女。

至於各項儀式所需的禮品物件，鄭思《昏禮謂文》中，六禮各有禮文，三十種

禮物內又各有調文，禮文的處理方式是:

「六禮文皆封之。先以紙封，表又加以皂囊，著盤中，又以皂衣僅表花，

以大囊表之。題檢文言 w誦儘某君門下A 0 J 

謂文的處理方式是:

「其禮物凡三十種，各內有謂文、外有贊文各一首，封如禮文，儘表花﹒

蠟封題，用自破蓋於箱中，無囊表，便題檢言 w調儘某君門下』。便書

贊文通共在檢上。」

至於禮物，計有:

「禮物以玄、練、羊、腸、清酒、白酒、鞭米、稜米、蒲、葦、卷柏、嘉

禾、長命縷、膠、漆、五色絲、合歡鈴、九子蠱、金錢、得祿(一作祿得

)香草、鳳皇、舍利獸、鴛鴦、受褔獻、魚、鹿、鳥、九子婦、陽燈、丹

青、女貞。」

註二九: (前漢書﹒卷九七上 .91J傳第六七上﹒孝宣許皇后> (草書文印書館﹒台北)。

註三十: (後漢書-卷八三-乎IJ傳第七三..良> (宏業書局，台北﹒民國六六年再版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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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傳之中，皇室大昏的儀節，如:平帝娶王莽女，有「納采」、有「親迎」一

一「立輯併馬J (陸三一) .其間還「以禮雜←盔，太牢祠宗廟，待吉月日」 ﹒之後

「皇后立三月，以禮見高廟J (位二而王莽進杜陵史氏女為后時 r聘」禮

是「黃金三萬斤，車馬、奴牌、雜吊、珍寶以巨萬計J 王莽並「親迎」一一

「於前殿兩階間J 成「同牢之禮」一一「于上西堂J (位三三)。又如:桓帝懿獻

梁皇后成昏時 r備禮章」、「進徵幣」、「下三公、太常案禮儀 J • r聘」

禮有「黃金二萬斤」 ﹒「納采」時有「鵬、璧、乘馬、東南 J (陸三四)。另外，漢

公主與烏孫王聯姻，也是「先內聘」、「後遣女J 如:武帝時，烏孫「以馬

千匹聘J 漢貝IJ r賜乘輿服御物，為備官屬」 ﹒以送公主(位三五又如:宣帝時

，烏孫「願聘馬嬴各干匹J .漢「遣使者至烏孫，先迎取聘J 而後烏孫入漢

迎娶公主，漢「設樂而遭之J • r凡持節者四人，送少主至敦煌J (位三六)。在嫁

娶服飾方面 r諸侯王以下至于士庶，嫁娶被服，各有秩品」﹒而「公主、貴

人、妃以上，嫁娶得服錦綺羅穀僧，采十二色，重緣袍J (陸三七)。至於朝臣如董

卓，任相國時行聘，則是「耕輯百乘，馬二十匹，奴牌錢鼎充路J (位三八)。在民

間，行聘以娶，遺女以嫁，各依貧富備置物品，如:陳平家貧，無力娶婦，富

人張負不但「以女妻之J 還「假貨幣以聘，予酒肉之資以內婦J (陸三九)。又如

:戴良每以「疏裳布被、竹筍木屐」遺女，而五個女兒也都「能還其訓，皆有

隱者之風J (位四+)。又如:卓文君當爐賣酒，卓王孫不得已. r分與文君值百人

註三一: (前ì'Uf ﹒卷十二﹒平帝紀第十二﹒元始三年) (藝文印書館，台北)。

註三二(前漢書﹒卷九七下 .91J í專第六七下﹒孝平玉皇后) (草書文印書館，台北)。

註三三: (飾演會﹒卷九九下﹒列傳第六九下﹒王莽) (舊文印書館﹒台北)。

註三四: (後ì'I!f﹒卷十下﹒紀第十下﹒但帝，車，故梁皇后) (宏業當局，台北﹒民國六六年再版)。

註三五: (前潰e. 卷九六下 .91J傳第六六下﹒為孫圓) (舊文印書館，台北)。

註三六: (前演習1. 卷九六下-列傳第六六下﹒烏孫國) (舊文印書館，台北)。

註三七:他漢書﹒志第三十輿服下﹒后夫人服) (宏業書扇，台北，民國六六年再勵。

註三八(後ì'I會﹒卷八四 .91J傳第七四﹒皇甫規妻) (宏業會局﹒台北﹒民國六六年再版)。

註三九(前濃密﹒卷四十﹒亨IJ傳第十﹒陳平) (草書文印書館，台北)。

註四十: (後潰fS.卷八三﹒亨IJ傳第七三﹒數良) (宏業書局﹒台北﹒民國六六年再版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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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錢百萬，及其嫁時衣被財物，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J (組一)。此外，田盼「娶

燕王女為夫人，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J 席上飲酒行酒(位四二) .而民間嫁娶

時，亦或具酒食相賀召，但遭禁止，宣帝曾下詔不許禁止:

「夫昏姻之禮，人倫之大者也;酒食之會，所以行禮樂也。今都國二干石

或擅為苛禁，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，由是廢鄉黨之禮，令民無所樂

，非所以導民也。 J (個三)

不過，兩漢時社會風氣奢靡，嫁娶每每過制，成帝、章帝、安帝等都曾下認斥

責禁止他回四) .學者也多所評論，如王符曾說:

「其嫁娶者，車耕數里，提雌竟道，騎奴侍童，夾蟄並引。富者競欲相過

，貧者恥其不逮'一饗之所費，破終身之業。 J (佐四五)

仲長統也感歎:

「令嫁娶之會，捶杖以督之戲諱，酒體以趣之情慾'宣淫俠於廣眾之中，

顯陰私於親族之間，污風詭俗，生淫長奸，莫此之甚，不可不斷者也。 J (帥的

浮侈之風如此，漢末，又有作魁船挽歌的情形:

「軍帝時，京師賓昏嘉會，皆作魁船，酒甜之後，續以挽歌。魁船，喪家

之樂;挽歌，執綁相偶和之者。 J (陸四七)

這種舉措，顯然不在六禮範圍之內，而言及六禮的鄭眾《昏禮調文> .或許可

因鄭眾到過敦煌，守護過邊塞，擔任過武威太守，又有政績(詮四八) .而能提供與

《新集吉凶書儀》相互比較的端倪。

註四一: (前漢書﹒卷五七上. JIH專第二七上 司馬相知) (畫畫文印書館，台北)。

註四二: (前漢書﹒卷五二﹒亨IJ傳第二二﹒灌夫) (藝文印書館﹒台北)。

註四三(前漢書﹒卷八﹒宣帝紀第八﹒五鳳二年) (藝文印書館，台北)。

註四四:詳見《前漢書﹒卷十﹒成帝紀第十﹒永始四年) (藝文印書館，台北)、《後漢書﹒卷三﹒肅宗孝章帝

車己第三》、《後漢書﹒卷五﹒孝安帝紀第五) (宏業書局，台北，民國六六年再版)。

註四五(後漢書﹒卷四九. 3llJ傳第三九﹒王符) (宏業書局，台北，民國六六年再版)。

註四六:仲長統《昌言》。見清王仁俊《玉函山房輯俟書續編-子編﹒儒家類》。

註四七(風俗通義-俠文. ijlj妖》。

註閏八(後漢書-卷三六. JIJ傳第二六-鄭輿) (宏業者局，台北，民國六六年再版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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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納張殼《新集吉凶書儀》吉儀上卷所陳述的昏禮儀節(四九) ，約有通昏與

成昏兩大部分，先由男家致送通昏書，女家接受通昏書之後，予以答覆。成昏

當夜，男女各自祭祖，女家鋪設禮帳，新郎前往女家，行禮奠雁、同牢合晉、

去扇成禮。至於細節，先是男方用好紙、寫楷體，敬謹修書，辭情個惘，表達

聯姻意願，並將通昏書放置於特別設計製作的函中，選派有才有貌又有官的兒

郎兩人擔任使者，攜帶精心備妥的禮物，一併送至女家，前後順序是:第一押

函、次函學、次五糕、次東南、次錢學、次豬羊、次酒麵、次野昧、次果子、

次酥油鹽、次醬醋、次椒薑蔥蒜，不得錯亂。女方事先在堂前準備床案等物，

迎接使者，受函開函、收下禮物之後，設酒飯款待使者，並致贈禮物送使者離

去，同時作答昏書，辭情款款，同意昏配。成禮之夜，新郎祭拜先靈之後，辭

別父母，隨{賓相出，向女家戲舞，如夜深，即作催粒詩。女家也舉行祭典，並

在宅上西南角吉地安置禮帳，由新郎以果子金錢撒帳，祝禱百年好合。撒帳後

，新媳在堂中以扇及行障遮蔽，與新郎行禮，繼而新郎升堂奠雁。奠雁結束，

新娘仍在遮蔽下出堂，接受父母訓勉。接著，新郎新娘在禮帳中分坐左右，同

牢而食、合奮而醋。飲畢，張羅就緒，新郎東坐，新娘西坐，價相在禮帳前詠

除花去扇詩三五首，待新娘移去遮面花扇、新郎以窈約新娘花釵，即撤去燭火

，完成大禮。此外，嫁女之家不息燭，娶婦之家不動樂，並賀慰男女兩家父母

這套《新集吉凶書儀》中的昏禮儀式，在通昏部分，大致相當於鄭眾《昏

禮謂文》的安排，不過並未細分納采、問名、納吉、納徵、請期各項，而是以

昏書的致送、接受、答覆總括之，也沒有所謂的六禮，節目雖然相異，但是約

略包含了納采、納徵等主要項目，而且過程與態度都是極其敬謹慎重的，六禮

註四九:張殼《新集吉凶書儀》原文所呈現的昏禮節目與儀式﹒詳見拙作〈敦煌寫本書儀之昏儀昏義研究(一)

一一《新集吉凶書儀》昏儀昏義與《儀禮﹒士昏禮》昏儀昏羲之比較一一) (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

第二期，頁諮品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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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及禮物誦文的封裝如此，通昏書的書寫、裝函、致送，以及答昏書的表白，

也是如此;至於禮物，雖然種類及多寡不同，但是一有東南，一有玄編;一有

五糕，一有五色絲;一有豬、羊，一有羊、厲;一有酒、麵，一有清酒、白酒

、價米、觀米;一有錢盔，一有金錢，卻又是異中有所同。而成昏部分，大致

可與兩漢史傳所載行聘親迎相映，雖然沒有納采之詞，但是同樣是前往女家致

意;雖然都有同牢之禮，但是一在女家進行，一在有帝王之尊的男家進行;雖

然都有所賀，但是一為賀慰雙方父母思親惆悵之情﹒一為酒食行樂，戲誰之餘

，甚而宣淫仗、顯陰私;至於在女家去燭成禮，貝IJ與兩漢援秦法所設俏主之儀

一一列侯入承公主，同是各代特色;而以錢幣黃金為禮物，不但見於張放《新

集吉凶書儀) ，也是兩漠臣民共有的現象。

肆、昏義之比較

昏禮意義重大，兩漢學者頗有體認，例如班回便曾總論螺娶之義:

「人道所以有嫁娶何?以為惰性之大，莫若男女;男女之交，人倫之始，

莫若夫婦。《易》曰 w天地鼠氫，萬物化淳，男女構精，萬物化生。』

人承天地、施陰陽，故設嫁娶之禮者，重人倫、廣繼輛也。 J (缸+l

匡衡也表示:

「室家之道修，則天下之理得，故詩始國風，禮本冠昏。始乎國風，原惰

性而明人倫也;本乎冠昏，正基兆而防未然也。 J (虹一)

張放《新集吉凶書儀》也曾說明制定昏禮的意義:

「先王制禮，後代行之，是以男女有昏姻之禮，以成夫婦之道，俾無紊於

註五十: (白虎通﹒嫁娶》。

註五一: (前漢書﹒卷八一﹒列傳第五一-匡衡) (藝文印書館，台北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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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倫。」

可見不論是漠、是唐，不論是中士、是邊陸，重視昏禮意義，強調人倫秩序的

觀念，始終是一致的。

儀節往往是落實聖哲理想的真體作為，昏禮中，有親迎授緩、有親迎御輸

、有遣女於彌廟、有遣女而戒女等項目，其中意涵，漢人亦有見解，就親迎授

紙、親迎御輪而言，班固以為:

「天子下至士，必親迎授緩者何?以陽下陰也，欲得其歡心，示親之心也

。必親迎御輪三周，下車曲顧者，防涅候也。 J (缸二)

就遣女於彌廟、遣女而戒女而言，班固以為:

「遣女於彌廟者，重先人之遺體，不敢自專，故告欄也。父母親戒女何?

親親之至也。 J (缸三)

另外，昏禮有所不賀，婦女不絕火，娶婦不舉樂，班回以為:

r <禮》曰 w嫁女之家， 三日不絕火，恩相離也;娶婦之家，三日不舉

樂，思制親也。』感親年衰老代至也。《禮》曰 w昏禮不賀，人之序也

。~ J (位五四)

張放《新集吉凶書儀》對於這方面的看法是:

r (禮》云 w嫁女之家，三夜不息燭，恩相離也;娶婦之家，三日不動

樂，恩、制親也。』禮有惆悵。」

可見從漢到膺，至真的親子情意、傳承的責任意識，一直受到重視珍惜。而張

放《新集古凶書(義》對於賀慰兩家父母一節中﹒答辭「不勝感愴」的「感」字

，也有所解釋:

「言感者，忠、親惆悵故也。」

註五二 (白虎通﹒嫁娶》。

註五三(白虎通﹒嫁娶》。

註五四(白虎通﹒嫁娶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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戲舞催艇、除花去扇，都是張殼《新集吉凶書儀》襄繽紛熱鬧、異於前代的特

色，然而，卷中流露的思親之情、惆悵之意，似乎才是昏禮必須深刻體認的重

要意義。嫁娶吉禮，無不期待圓滿美好，因而各項禮品物件往往具有某些象徵

意義，如:納采、開名、納吉、請期、親迎，何以用雁?班回以為:

「費用雁者，取其隨時而南北，不失其節，明不奪女子之時也。又是隨陽

之鳥，妻從夫之義也。又取飛成行、止成列也，明嫁娶之禮，長幼有序，

不相輸越也。 J (註五日

鄭玄以為:

「用厲為費者，取其順陰陽往來。 J (缸六)

何休以為:

「凡昏禮皆用厲，取其知時候。 J (位五七)

鄭思《昏禮誦文》以為:

「腐候陰陽，待時乃舉﹒冬南夏北，貴得其所。」

又如:納徵何以用玄編東南儷皮?班回以為:

「納{毀，元繡東南離皮。元三法天，編二法地也。陽奇陰偶，明陽道之

大也。離皮者，兩皮也，以為庭實，庭實{間也。 J (缸八)

鄭玄以為:

「用玄繡東南，象陰陽備也。 J (缸九}

鄭眾《昏禮謂文》以為:

「玄象天，總象地。」

玄、練、厲之外，鄭思《昏禮調文》中其他二十幾項禮物，也各有意義:

註五五 《白虎通 ﹒ 嫁娶》。

詮五六 《儀禮﹒士昏禮》鄭《注》。

註五七(公羊莊公二二年傳》何《注》。

註五八(白虎通﹒嫁娶》。

註五九(儀禮﹒士昏禮》鄭《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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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羊者，祥也，群而不黨，跪乳有義。

「清酒降福，白酒歡之由。

「鞭米蘊芬，昏禮之珍;櫻米，棄盛，稜為天官。

「蒲，眾多，性柔;葦，柔之久;卷柏，卷曲附生;嘉禾'須祿。

「長命縷，縫衣延壽。

「膠'能合異類;漆，內外光好。

「五色絲，章采屈申不窮。

「合歡鈴，音聲和諧。

「九子之墨，藏於松煙，本性長生，子孫圖遍。

「金錢為質，所歷長久，金取和明，錢用不止。

「得祿香草為吉祥。

「鳳皇，雌雄倪合;舍利為獸，獸而能謙，禮義乃食，口無譏慾;鴛鴦

鳥，雌雄相類，飛止相匹，鴨則相和;受褔獸，體恭心慈;魚，處淵無

射;鹿者，祿也;鳥，知反哺﹒孝于父母。

「九子婦，有四德。

「陽糙，成明安身。

「丹為二十五色之榮;青為色首，自東方始。

「女貞之樹，柯葉冬生，寒涼守節，險不能傾。 J

至於張放《新集吉凶書儀》中，用以裝盛昏書的函，在尺寸方面也有不同的象

徵意義:

「函長一尺二寸(象八寸弟子) , 

函闖一寸二分(象十二時) , 

函板厚二分(象二儀) , 

函蓋厚三分(象三才) , 

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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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內闊八分(象八節) 0 J 

以上各種取義對象與角度，雖然不盡相同，但是不論時空如何更換，品物有何

差別，代代追求幸福和諧的心意卻是歷久不變的。

伍、結 至五
口口

禮儀規範'典章制度，固然隨著時代習俗不同而有所損益，不過，在損益

之間所能掌握的，是禮的本體精神?還是禮的末節儀式?還是連末節儀式也不

具備?在在都影響著整個時代的人文現象，唯有宏遠的認知與務實的取拾，才

能持中而制宜，兩漠的情形是，得之於前代的基礎已屬薄弱，當朝因時而制的

作為又嫌茍簡，雖然送有議論，力圖撰古今之中，以通一代之儀，但是，如果

在朝者無意於此、執政者輕乎於此，恐怕便難有成就， (唐書》以「忘其本而

存其末，又不能備具」評論道:

「自漢以來，史官所記事物名數、降登揖讓、拜倪伏興之節，皆有可之事

爾，所謂禮之末節也。然用之郊廟、朝廷，自擂紳大夫從事其間者，皆莫

能曉習，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，況欲識禮樂之盛，曉然諭其意而

被其教化以成俗乎?嗚呼!習其器而不知其意，忘其本而存其末，又不能

備具，所謂朝觀、聘悶、射鄉、食饗、師田、學校、冠昏、喪葬之禮在者

幾何 ?J(位六+)

昏禮一向被認為是諸禮之中首要的大禮，更是敘人倫、安室家、定邦國的根本

，兩漢有識之士也每每希望透過嫁娶之禮，推動教化，以敦厚民惰，只是，在

這既疏離於本體，又簡慢於末節的兩漠，朝中制禮立文的機緣原已不足，專為

註六十(唐書﹒卷十一﹒志第一﹒禮樂一> (中擎會周﹒北京 -1987 -第十刷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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昏禮而定的儀節文書，即使是漢帝納后﹒見於文獻的，也只有西漢平帝、東漢

桓帝而已，而且記載簡峙，僅有「雜定昏禮」、「以禮娶」、「備禮章」、「

下三公、太常案禮儀」等空泛敘述，並無詳細內容。中央尚且如此，遑論地方

，更何況漢末以後屢經兵贅，典章乖他亡候，令人唯有從現存目錄中遙想，從

文獻字句中尋覓，關於全貌，已難完整勾勒，至於昏禮儀式中對於民俗吸納指

導的狀況如何?民俗匯入嫁娶禮文中條文化的情形又是如何?如今都難以釐清

，也許距漢數百年、距中士千萬里，唐末張放在敦煌所編撰的《新集吉凶書儀

} .可以提供一些線索，例如禮物的選取、器物的使蚓、節目的安排、儀式的

進行、文祠的運蚓、人員的配置等，都與當時當地的民情風俗有闕，經過整理

，行之於文，成為今日所見的《新集吉凶書儀}因此兩漢文獻中所記錄的民

風習俗，縱然良姐不一，縱然資料有限，對於缺乏正式而有系統的兩漢禮文，

未嘗不是重要依攘，而昏禮之中好合兩姓、繼往開來的種種情義，或許也可在

這彌補缺憾的期盼裹，點點留予後人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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